
济南市博物馆坐落于风景
秀丽的千佛山下。每次登临千佛
山后，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博
物馆，静静地感受它所散发出来
的浓浓的文化气息。

博物馆一楼有四个展厅，其
中一个展厅常年展出济南县西
巷出土的唐宋时期的石佛像。
那些佛像造型精美，形态各异，
从中可以看出唐宋时期济南政
治经济的繁荣和佛教的兴盛。
另外三个展厅则经常展出各类
文物、字画等。在这里，我曾观
看过古代单色釉瓷展，青釉、绿
釉、黄釉、紫釉等各色釉瓷，做
工精美，色泽艳丽，光彩照人，
借此可以了解中国古代陶瓷艺
术的发展和炉火纯青的技艺。
我还观看过“八大山人书画碑
拓展”，八大山人笔下的植物如

石榴、竹子、雪松等，简约利落，
气韵生动。他笔下的动物如孔
雀、玉兔、灵猫、鹌鹑、八哥等，活
灵活现，栩栩如生。从这些书画
中，我仿佛读懂了八大山人那颗
寂静纯粹的心灵。另外，我还观
看过“清代广州外销艺术品展”
及一些现代名家书画展。这里是
人文艺术的荟萃之地，它立足本
土，又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使我
们不仅能了解深厚的本地文化，
又能开阔视野，了解其他地区的
文化。

博物馆二楼展厅的主题是
“古城辉煌”，主要以图片、文字、
出土文物的形式介绍济南悠久
的历史和文化。在这里，我知道
了许多历史文化名人与济南的
渊源。除了众所周知的宋代大词
人李清照和辛弃疾是济南人，春

秋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元代诗
人张养浩也是济南人；三国时期
曹操曾为济南相，元代书画家赵
孟頫曾在济南任职，留下传世名
画《鹊华秋色图》；明代文学家李
攀龙、清代文学家王士禛曾在济
南读书会友……

这些灿烂的文化令我神往。
因此，当我走出博物馆，漫步于
济南的街头巷尾，徜徉于风景名
胜之地时，总是忍不住去追寻济
南的人文印迹。在趵突泉公园的
白雪楼，我仿佛能看到李攀龙当
年在此伏案苦读的情景；夏日漫
步于荷香柳绿的大明湖畔，就会
遥想李清照乘舟晚归的情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
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秋游
大明湖，在湖畔的秋柳园，就会
想象当年王士禛与友人饮酒赋

诗的场景，湖面微泛涟漪，湖岸
柳丝轻拂。

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也
深深地吸引着我。这幅画描绘了
济南的名山鹊山和华山秋天的
景色。画面中平川洲渚，红树芦
荻，渔舟出没，房舍隐现。绿荫丛
中，两山突起，遥遥相对。中秋时
节，我独自一人来到济南郊外的
鹊山和华山，一睹鹊华秋日风
采。正如画中所绘，鹊华两山满
目苍翠，遥遥相望；鹊山浑圆，华
山尖耸。从山顶眺望，满城风光
尽收眼底。

博物馆是一座文化宝库，借
此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城市的文
明。追寻着这些文明的印迹去亲
身感受城市的文化，能使我们更
加深入地理解城市，从而更加热
爱它。

济南娃娃

棉行龙头“阜成信”

【80后观澜】

□郭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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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城市的人文印迹

┩刀灯

【休闲地】

□徐勤玲

军哥
军哥是性子直、一根筋的人，

跟济南著名的4路公交车行驶线路
一样，不拐弯，一竿子到底。

军哥好酒，酒量一般，但凡是
有白酒不喝啤酒、有扎啤不喝瓶
啤、有瓶啤只对嘴吹绝不倒杯，咕
咚咕咚之后一个饱嗝，晃晃悠悠起
身找厕所。有年军哥同学聚会，喝
高后凭借灵台最后一抹清明摸到
我家，拽开厕所门嗷嗷狂吐，又哭
又笑折腾了整宿。第二天复读机般
嘟囔“戒了戒了，再也不喝了”不下
一百遍。我说他喝大酒伤身不值，
他说感情涌上来开心。打这以后，
军哥依旧是有白酒不喝啤酒、有扎
啤不喝瓶啤，只不过瓶啤变成了倒
小杯。

这几年我跟搬家较上了劲，无
论是从北到南还是从南到东，夏日
炎炎抑或寒风凛冽，军哥知道了，
从来是二话不说拍马杀到，扛箱子
搬桌子打扫卫生归置家具，全情投
入毫不惜力。我说哥们仗义兄弟无
以为报，他一句少废话别放屁，挥
挥手消失在暮色里。

李叔
你见过为一件看得见开头猜

不到结局的事儿窝家里干巴巴等
三年依旧执迷的人吗？军哥干得
出，还不悔。

“你们这个年纪，朋友就得摘
着交了，军哥挺实在。”李叔这么跟
我说。第一次见李叔，我还在上小
学，印象中的他外表粗犷结实，却
丝毫掩盖不住一颗文艺的心。那个
年代四海香的电烤羊肉串阵阵香
气随风飘散，夜晚的西门桥隐约倒
映着粼粼波光。我们在大明湖划
船，他用当时最时髦的台湾产理光
牌傻瓜相机记录下我和我哥的窘
迫惊慌。相片洗出来，他又极风雅
地用钢笔在背面题上一首首打油
诗，比如“湖面起微风，桨沉划不
动，哥哥没头脑，弟弟不高兴”，比
如“一前一后坐，一上一下划，只见
原地转，何时能靠岸”。用他的话
说：“俩熊孩子挺可爱。”

李叔热爱生活，善养花鸟虫
鱼，喜逛文化市场。他早晨醒来头
件事准是摆弄阳台上那一盆盆花
儿，心满意足看着它们在阳光下摇

曳生姿。英雄山文化市场的古玩字
画、良石美玉和古木紫砂，在李叔
眼里，这些物件充满了诱惑。逢周
六周日，他都会杵这儿泡上大半
天，一手揉着麻核桃狮子头，一手
把玩着寿山石把件，手腕上那108

颗小叶紫檀佛珠历经岁月的褒奖，
渐渐地有了迷人的包浆。

作为老济南人，李叔不乏三五
知己，他们很有趣，是那种一说话
你就忍不住会笑出声来的有趣。

片老三和二成
片老三排行第三，年纪不大，

平素不善言说继而惜字如金，继而
变得老成稳重，继而变得善拿捏、
不妄动，继而落得敬称“片三爷”。
三爷喝酒有意思，越喝话越多，仿
佛平日的沉默俱是为了此刻爆发。
桌上肴不必多，酒不能少，听他说
年轻时的走南闯北，说几百人从赤
霞广场打到大观园再打回赤霞广
场，说就像这个夜晚曾赤手空拳在
洪家楼教堂门口把几个小流氓揍
得满地找牙。说着说着，猛不丁冲
我来句：“孩子记住，人生在世一定
要耍开！”然后我们一起举杯邀明

月，仰脖喝光光。
二成本姓马，原是大户人家，

因战事家道中落，传到他基本什
么都没剩下。二成有文化，尤其对
老济南民俗文化研究颇深。“东芙
蓉，西奎文，曲水亭街后宰门”、

“东更道，西更道，王府池子二郎
庙”这样的顺口溜对他来说简直
是小儿科，一张嘴能从天亮说到
天黑，不带重样。二成好面子，朋
友向他借钱，明明手头没几个子
儿，偏要勒紧裤腰带硬塞给人家，
嘴上还说不着急还。他常跟我感
叹这个互联网时代人都浮躁了，
都想着发达，丢掉了豁达；人都奇
怪了，远方网友能聊到床上，隔壁
邻居见面却不认识。

我很喜欢他们，他们一点儿
都不假。他们耿直老实地活着，他
们絮絮叨叨地生活，他们是济南
娃娃。这一代代一群群一个个济
南娃娃不牛逼不浮夸地画着这个
城市的模样，画出了缓慢、平庸和
追求时尚却怎么也追不上的济
南。

而我，生于斯，长于斯，择一城
而终老，济南挺好。

23年前，我从沂蒙山区参
军来到济南，部队驻扎在济南
市西南郊104国道边的一个山
坳里。新兵下连后，才有机会
跟着班长去了一趟市里。记得
最清楚的是我们乘坐的一辆
破旧的13路公共汽车。从此，
13路公共汽车成了我去市里
唯一的交通工具，留给我最深
刻的印象就是破、慢。

整个13路车队里没有几
辆好车，几乎全是别的车队里
换下来的旧车。多数汽车样子
和我小学课本上天安门前行
驶的汽车一样，尽管大多数车
都经过了大修，可喷上新漆后
看上去更别扭，就像一个老头
穿了件靓衣一般。汽车半路上
经常熄火，我曾经下车帮司机
师傅用大长摇把发动过车队
大多数的汽车。有一次，我问
司机为什么13路车队里全是
些破车，司机笑了笑没有回
答。

从党家庄坐上13路到市
立五院，足足一个小时。车子
一到下坡，司机就熄火，车子
慢慢地住前滑，快到车站时也
会提前熄火让车往前滑。车子
上坡时，司机一般用一档爬，
就这速度，我曾经提前下车打
过出租车，因为部队迟到超假
是要处分的。后来听说是因为
车队出了个省油有奖的政策，
对此，我私下里对车队也发过
牢骚。后来，13路出现了“专
线”车，的确快了许多，可是车
次太少。102路电车开通后，13

路车到建材学院 (济南大学 )

后几乎下空，都转乘了102路
电车。

之所以对13路有着深深
的感情，不仅是因为它方便了
我，更主要的是那位文静的卖
票姑娘使我心动了几年。第一
次跟班长去市里，我跟班长争
着买票，最后班长还是让给了
我，就在这时她向我微微一
笑。我却面红耳赤。尽管她不
漂亮，此时，我已心动！为了见
上她一面，我也曾几次上车下
车。我考上军校临走时，想向
她表白，可是她已不再卖票，
被车队推荐学车去了。军校毕
业后，为了她，我找人又回到
了原部队，可她早已当上了司
机，我这才知道她已结婚。

尽管她已结婚，但我乘车
时还是想尽量多看她几眼，几
分安慰中心情好了许多。她却
周六周日与另一女司机进行
了换班。这老司机长得很凶，
嗓门也大，有时骂骂咧咧。有
一次，在始发点我和战友提前
钻进车里，被她臭骂了一顿。
事后我每次乘车有意避开她，
可偏偏经常乘上她的车。

我从部队转业后，家也搬
到了市里。后来回老部队才知
道13路改成了86路。无论是13

路还是86路，如今全都换成了
无人售票的新车，现在经过老
部队的公交车已增加了22路、
23路。回眸间，济南的城市交
通日新月异，可我还是有些怀
念以前的公交车。

【历下亭】

13路公共汽车
□蔡长杰

在经二纬八路路口往东几
十米，路北高大破败的门楼被路
边成排的法桐掩映着，我一直以
为这里是里弄，直到2008年底东
面不远处的363号院重新修葺时，
石灰封在门楼上的“阜成信东
记”的青石牌匾重见天日，这家
百年老字号的历史才又重新被
挖掘出来，连同这门楼也得以修
复，原来它就是“复成信西记”。
可它又是怎样由“阜成信”改为

“复成信”的？
据史料记载，清宣统元年

(1909)，东昌府堂邑县棉花商贩王
协三在济南商埠区开设了“阜成
信棉花行”。最初王协三只是推
着小独轮车来济南卖棉花，发现
商机后，继而多带了人手做起堂
邑和中大槐树之间贩运棉花的
生意，这样持续了两年，就在经
二纬八路拥有了四合院的宅子
和贩运棉花的马匹与车队。王协
三是个有心人，当别人有了空闲
就去逛附近的西市场时，他却在
晚上跟着马车店的账房先生学
习认字和打算盘。就这样，仅上
过几个月私塾的王协三，渐渐能
自己看信、读报以及算账了。条
件成熟后，王协三相继在经二路
363号和369号置办房产创办商
号，也就是后来的“阜成信东记”
和“阜成信西记”。

济南商埠曾是华北地区重

要的粮油、布匹、棉花的集散市
场，“阜成信”是济南的第一家
棉花行，也是棉花行业的龙头。
鼎盛时期生意遍及全国，每年
有近40万担棉花通过“阜成信”
运往全国各地，占到了全省输
出量的四分之一。“阜成信”迅
速崛起的原因，一是占据了济
南自开商埠的天时，二是适逢
第一次世界大战，洋纱洋布逐
渐减少，成通纱厂、仁丰纱厂等
民族工业的崛起，需要大量的
棉花原材料。

但好景不长，“阜成信”在
上世纪20年代末王协三过世后
开始衰落，商号的事务由两个
儿子掌管，大掌柜王玉岩分管
经营时，把“阜成信”改为“复成
信”，想恢复昔日的辉煌。事与
愿违，2 0世纪 3 0 年代，日军入
侵，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管
控，并命令商户向他们报告经
营明细。在此期间，日本东洋棉
业 株式会社 为 了 参 股 控 制 经
营，将掌柜王玉岩拘禁两年，王
家变卖了“复成信西记”及其他
财产凑足了 5 0万大洋，终于赎
出了王玉岩，但已是倾尽家产，
此后生意一落千丈，当年合资
的小股东也开始撤资，王家后
人依靠变卖产业艰难度日，直
到 1 9 4 5 年 彻 底 退 出 了 历史舞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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